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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会令几十年来健康政策的
成效付之东流。”威利特（!"#$%&

!'##%$$）在容纳了 ())多人的哈佛公
共卫生学院会堂说。他是这里的营
养和流行病带头学者，而研讨会的
主题，则是声讨一项有关体重和死
亡风险的新研究。在威利特看来，这
篇发表在 ()*+ 年 * 月的《美国医学
会志》（,-.-/上的报告，实在错得
离谱。

报告出自弗莱格（0"$1%&'2% 3#%!

4"#），她是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
一名流行病学家。据其结论，被定义
为“轻微超重”的人群，死亡风险比那
些体重“标准”的人群低了 56。

这个与医生和政府一贯的建议
相悖的结论，一经发表就登上了各大
新闻媒体，甚至招来了公共卫生专家
的口诛笔伐。“完全是一坨垃圾，根本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来读。”威利特后
来组织了哈佛的研讨会，试图中和媒
体大规模报道带来的误导，并指出论
文的纰漏之处。

然而，威利特之外的许多学者却
对弗莱格的结论表示认可。他们认
为，这只是“肥胖矛盾”的最新阐释：
超重确实会提高糖尿病、癌症、心脏
病等的患病风险，但对于中年以上，
或者已经患病的人群，适当贴点肥膘
非但无害，而且有利。

曲线的错觉
人们注意到超重与死亡率的关

系，最早是在美国的保险业中。*758

年，一本厚厚的、基于 (5家保险公司
的报告发现，死亡率最低的人群，比
美国人平均体重轻了几公斤；同时，
死亡率会随着体重的增加而缓慢爬
升。大都会人寿保险（.%$9':%）为此更
新了他们的“理想体重表”，这也成为
了被广泛参照的标准。

二十年之后，美国国家老龄化
研究所所长安德烈斯（;%<='2 -2!

>&%?），第一次对这一教条式的标准
提出了挑战。他重新分析了那些保
险统计表，绘制出了死亡率@校正体
重曲线。线条并没有呈现单一的趋
势，而是呈 A形，表明过胖和过瘦都
会提高死亡风险。而曲线的最低点，
也就是死亡率最低的对应体重，则
随着年龄发生变化。大都会人寿的
“理想体重”对中年人适用，但是对
B8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标准就有
点苛刻。这是“肥胖矛盾”第一次走
入人们的视线。

安德烈斯的结论一度被主流医
学界排斥。威利特 C7DE年发表的一
篇被多次引用的论文就指出，大多
数这类研究都被两个因素混淆了视
听：吸烟和疾病。吸烟者通常更瘦，
也比不吸烟者短命；许多患慢性疾
病的人也会逐渐减重。这些都使得
纤瘦本身，在统计结果上反而表现
为一种风险。

威利特 C77B 年发表的一项基
于 F.G指数的研究，则证实了他的
想法。F.G，即体重（公斤）除以身高
（米）的平方，是所谓“衡量体重的黄
金标准”。在这项超过 ** 万名女护
士参加的长期研究中，威利特剔除
了那些有吸烟史，以及在前四年去

世的样本（这些人可能会有疾病相
关的减重）。结果表明，死亡率与
F.G 呈严格的线性相关，死亡率最
低者，F.G 指数低于 *7———这大概
相当于身高 *H5+米的女性，体重大
约 B8公斤。

随着 (8 世纪 D8 年代肥胖率在
西方国家急剧上升，它的危险性终于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
C77E年为此第一次召开了专门会议，
定义 F.G CDHB@(IH7为正常体重，(B@
(7H7为轻微超重，+8以上为肥胖。

统计陷阱
弗莱格也是敲响警钟的人之一。

(88B年，她惊奇地发现，美国营养与
健康调查问卷的数据印证了 C7D8年
代初安德烈斯的 A曲线。在她的初步
结论中，曲线最低点是轻微超重的人
群，并且，即使对于没有吸烟史的人
群，这一规律同样适用。

之后的几年里，其他研究人员也
陆续发现了相同的趋势，于是弗莱格
决定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分析
囊括了基于 F.G标准的文献，共 7E

项，涉及 (DD万人。当所有年龄段的
成年人数据被综合起来，死亡率最低
者的 F.G落在了 (B@(7H7这一区间，
也即轻微超重组。

而威利特的哈佛研究组批评
说，弗莱格的研究并没有正确处理
吸烟者，以及与年龄和疾病相关的
体重减轻。一旦剥离出这些因素，轻
微超重者的优势就会立刻消失。此
外，也不是所有的烟民都抽得一样
多———老烟鬼们通常都比那些只是
偶尔吸烟的人更瘦。所以，排除这一
干扰的最佳手段，就是只研究那些

从不吸烟的人。
显然，威利特所指的是他自己

(8C8年的一项研究，那一次，威利特
对 CI5万人的研究结论是，对零吸烟
史的人，F.G为 (8@(B的人死亡风险
最低。

面对这样的指责，弗莱格有她的
理由：威利特从原始数据中剔除了
大约 78 万人。“删除了如此可观的
群体之后，你就不太可能弄清非烟
民和烟民的真正差别。从不吸烟的
人，也可能经济状况更好，或者受教
育程度更高。另外，威利特的数据是
参与者自报的身高及体重值，而不
是实际测量值，这是个严重的疏
忽。”人们常常低估自己的体重，这
也会导致结果偏差。

肥胖的矛盾
在更多肥胖专家看来，两者的

不同结论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
者一个人的左右手。人们应当把关
注点转向“肥胖矛盾”，而不是任由
两手互搏。

过去十年中的多项研究给出了
提示：心脏病、肺气肿和 GG型糖尿病
的患者中，轻微超重的人死亡率最
低。通常的解释是，他们有更充足的
能量储备去击退疾病。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的心脏病学家福纳罗
（J&%44 3K2"&KL）打了个比方，“就像
是 MN 秀《幸存者》（O<&P'PK&）里的选
手，那些一开始就很瘦的人往往不
会笑到最后。”

年龄因素也和能量储备一样重
要。“如果你还很年轻，那么肥胖可能
会为 *B 或 (8 年后的健康问题埋下
祸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平

衡也许会偏向超重一方。”柏林的心
脏病学家安加（O$%:"2 -2Q%&）说。

对于糖尿病患者，则还有代谢
速率的影响。(8*( 年，美国西北大
学的预防医学学者卡内森（.%&!

R%>%? S"&2%$1K2）报告说，GG 型糖尿
病患者在一定时期内，体重正常者
的死亡概率是超重或肥胖者的两
倍。卡内森分析，这一趋势有可能是
被一些体格正常却“代谢肥胖”的人
所影响的。那些吃得多却不胖的人，
血液中胰岛素和甘油三酯的含量都
很高，这使他们更容易患糖尿病和
心脏病。

所有这些都表明，F.G只能提供
健康状况的粗略评估。一些学者提
出，真正关键的是体脂肪的分布，其
中腹部脂肪堆积的人最为危险。

如果有关“肥胖矛盾”的研究是
正确的，那么超重过多无疑是有害
的，大多数年轻人也应当保持身材。
但是，当年龄增长或者开始患病时，
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肥胖矛盾”之所以在公共卫生

界引起了诸多的争论，干扰因素难以
消除是一个原因，但其中最具争议性
的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本身。

包括威利特在内的公共卫生专
家，过去几十年都在强调超重带来的
健康风险。他们担心弗莱格的研究会
迷惑公众和医生，使遏制肥胖率上扬
的健康政策失去效果。一部分医生可
能因此放弃对轻微超重的人提出减
肥建议，公众也会以此为借口逃避健
身计划。

此外，威利特还担心“肥胖矛盾”
的研究会让人们逐渐失去对科学的
信任。“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议论：科学
家们总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更糟糕
的是，这些结论还会被特殊利益群体
所劫持，进而影响到决策者。这已经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说肥胖问题，
就被饮料公司利用；说全球变暖，又
被石油公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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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无罪？
! 石 悦

越来越多的
研究显示，轻微超
重并不会让人折
寿。然而公共卫生
专家们却对这一
事实讳莫如深。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 捷

! ! ! ! ! ! ! ! !"#发现邓丽君挣扎着跑出来

小面店里常有观光客在一块一块的天花
板上签名留言，邓丽君觉得好玩，在 *77B年
元旦，也用中文签了“恭喜发财”，并用英文祝
福他们。史蒂芬也顽皮地用英文写：“你们的
面是清迈第一的美食！”两人签了名之后，逛
到夜市买了两卷她的专辑，在回酒店的时候
送给面店老板，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天天碰
面的这位女士竟是鼎鼎大名的邓丽君！
邓丽君去世后，夫妇俩十分伤心，从天花

板上把她的签名板取下来，和她的录音带封
套一起裱成一幅画，挂在店面，不少观光客都
想要收藏，一位日本人还出五万元的高价要
买，老板说什么都不卖，他们还将邓丽君送的
录音带翻拷了四五十卷分送亲朋好友呢！
清迈的 B月已经有些热了，邓丽君和史

蒂芬是在 I月中旬投宿梅坪酒店，空气中的
干爽对气喘病人还不错，于是过了大半个月
闲云野鹤的日子。B月 D日，史蒂芬约在下午
四时左右出门，手里提着录像带的袋子，好像
是要去换其他的片子，并没有带着邓丽君同
行。将近五点的时候，在总统套房外的两三个
服务生，发现邓丽君挣扎着跑出来，大口地喘
着气，脸色已然有些发青，口中呼唤妈妈，似
乎在用中文呼救，才跑了几步就跌倒在房间
到贵宾厅之间的长廊上。服务生当时也吓坏
了，但还是非常冷静，一位立即到房间找了一
件睡袍，七手八脚地为她穿上，一位服务生拿
了一只汤匙让她咬住，防止她咬到舌头，她们
用酒店的大床单包裹她，抬到电梯坐下楼。当
时，她手上还紧紧抓着气喘药的喷剂，人有些
抽搐，眼泪、鼻涕似乎像不能控制似的流下
来，经理一见事态严重，立刻拨紧急电话到医
院请求派救护车来，一方面也做了一些简单
的按摩动作，但是没有什么改善。
等了一会儿，他们焦急得等不住，怕救护

车来得太晚会来不及，酒店老板决定立即用
酒店的载客巴士快些送去医院，他们用床单
做担架，四个人抬着四个角把她抬上巴士，由

于邓丽君是女性，且身上仅着
睡衣，他们考虑由女孩子抱着
她比较妥当，四位年轻的女服
务生一个坐在前座，三个并坐
在后座，让邓丽君能横躺在她
们的大腿上，比较舒服，

T'R1"'?"$经理则和另一位酒店经理拦下一辆
巴士尾随在后。由于车上会跳动，负责枕着她
头部的那位服务生，就用双臂把她的头轻轻托
抱在自己的怀中，等于是半抱着她，以免一路
上的颠簸造成她更多的不适。邓丽君刚开始一
两分钟，还在低声地唤“妈妈，妈妈！”后来就渐
渐睡着了，脸上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
也没有任何异样，服务生们都松了一口气，还
说睡着了就好，可以减轻她的痛楚，由于堵车
车程很慢，她平静地睡着后，大家也就不像刚
才那么心焦，谁也不知道，她已在她们的怀抱
中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车到医院，医师一
检查瞳孔、心跳，就说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刚
刚还抱着她的那位服务生不肯相信，吓得说不
出任何话来，当场就痛哭起来。
梅坪酒店的经理 T'R1"'?"$ T&"$U"解释为

什么服务生会这样伤心，因为邓丽君住的豪
华套房是梅坪酒店很自豪的总统套房，所用
的服务生当然程度都很好，这几位服务生都
是大学毕业生，英语能力强，个个年轻漂亮，
邓丽君生前就是由她们几位轮流负责房间的
服务，经常在会客厅见面、聊几句，她几乎不
会麻烦她们，偶尔有事相托，也会给优厚的小
费，几位服务生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在 *77I

年酒店欢度圣诞节的晚会上，她也一起和所
有的住客狂欢，并和这些喜欢她的服务生们
一起合照留念，并且比出 N字形手势，告诉
她们这个意义象征世界和平，她的亲切、宽
容、客气和温柔，给她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三位服务生在事发后不久都离开了梅坪酒
店，没有一个敢再待在酒店，这些年来，尤其是日
本的媒体和写她传记的作者，曾三番两次地前来
清迈访问，每次都要找她们访问，让她们和家人
饱受打扰。其中，两位去法国读研究生，一位去澳
大利亚深造，另一个通过了航空人员考试，当空
中小姐去了，她们把过程告诉 T'R1"'?"$经理时
都流着眼泪，好希望能够让她起死回生，她们是
这样喜欢她啊！他转述她们几位的心声时，眼中
也蓄着泪，强忍住不让它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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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同乐门舞厅，华灯绚烂，奇彩夺
目，给人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舞厅大门边
的广告栏下，出现了韩根宝的身影。
韩根宝平时一般不修边幅，今晚却有点

反常，上过摩丝的头发显得十分整洁，胡须也
刮得一干二净。他身着新购的隐条彩纹衬衣，
米色休闲裤，简直是换了个人似的。今天下
午，韩根宝接到胡佳的电话：如果真要感谢
她，那么晚上八点，在同乐门舞厅门
口等她。

手机终于响了……胡佳告诉韩
根宝：她已先到了，正在进行舞蹈表
演排练。已跟场外服务员打过招呼，
服务员会领他直接进舞厅入座。就这
样韩根宝被领进了灯光诡幻、乐声幽
婉的舞厅，在指定的座位上就坐。

片刻之后，舞池四周灯光突然
聚集到中央，主持人出来宣布：今晚
舞会开始前，特邀中外组合""巴
西拉丁舞舞帝阿伦伯克与东海拉丁
舞高手胡佳联袂表演。紧接着在欢
快的拉丁舞音乐声中，这对中外组
合闪亮登场。两人以优美的舞姿、高
超的技艺、创新的动作、默契的配
合，让全场舞蹈爱好者掌声不断，惊
叹不已。韩根宝也沉醉于舞乐与舞韵中，享受
着胡佳大眼顾盼他时流露出的情意。
表演结束之后，韩根宝还意犹未尽。
胡佳换了一身便装，悄然地坐入他身旁

的空位，亲热地说：“小韩，对不起呀，让你久
等了。”韩根宝十分动情地答道：“真是想不
到，你是舞林高手，舞步和舞姿实在太美啦！”
两眼深情望着胡佳，油然而生了一种爱意。
“只是喜欢而已，现在不常跳，有点生疏

了。”胡佳对着韩根宝笑笑，蓦地感到有一种
亲近的情感在心湖中荡漾。
等舞会第一支快步舞曲过后，连接的四步

慢舞音乐响起，胡佳牵起韩根宝手，深情地说：
“我们也上吧，这舞容易跳……”显然她是不会
给这男人拒绝的机会。随后两人步入舞池，在
轻柔的舞曲中，两颗年轻的心就开始了碰撞，
爱的情意通过肢体的接触，也欢畅地流淌……
吃过晚饭，周松明去了老战友梁斌家，请

教酒店监控系统的更新改造。

乔雅和宋春花在外用餐，结束后来到芳
华路一间茶室品茶。乔雅的穿着高雅得体，宋
春花依然打扮得华丽亮眼，两种不同风格的
衣着，没有影响彼此之间感情的融合、性格的
互补。宋春花现在打心眼佩服乔雅的清雅大
气、知书达理；乔雅比较欣赏宋春花真诚大
方、爽直开朗。两人谈天说地没多久，自然就
把话题转到了周松明身上。
宋春花带些醋意祝愿道：“妹妹，姐姐真的
为你能找到……周松明这样的男人而
庆贺，我是没有这样的福分了。”她眼
睛有些潮湿，片刻后接着说，“如果我
早知道，妹妹已经喜欢他，就不会再去
追他……虽然爱情是很自私的东西，
但我也不会强夺妹妹的爱……”

乔雅安慰她说：“好了，现在事情
早就过去，像你这样既善良又漂亮的
人，谁能配上你，谁就有福气。”

“你在安慰我呀……我始终相
信：心善就会有好报……”宋春花又
诅咒似的说，“像黄玄兴这种人，别看
他现在当上副总了，你等着瞧吧，总
有一天要被老天打闷棍。”宋春花吐
出了解气的话。

牵涉酒店领导的事，乔雅只是点
点头，巧妙地回避。她拿起茶壶又给

宋春花沏上茶，好似心里表示赞同。
黄玄兴此时与吴大腾正在一家桑拿足浴

房享受足部按摩。今晚的活动，吴大腾承诺全
部埋单，故他心情十分爽快。
吴大腾也是商场上常年混迹的人，但他

豁达识时务，认为吃亏是为了占便宜，但做到
尽量少吃亏。他拿起手机，给符子奇去了一个
电话，要其马上来陪陪黄副总，实质上是在动
脑筋来转移埋单。吴大腾与黄玄兴、符子奇原
来都居住在同一街道，故互相之间比较熟悉。
“你要他来？今天就这样，下不为例，以后

我俩在外面潇洒……少跟这种人搭界。”黄玄
兴当上副总以后，腔调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本来就应该回报你，我只是顺水推

舟，你呀，真是官场上的‘老档’（老资格的
人），哈哈！”吴大腾放声地笑开了。
“‘老档’……你也是呀，这次动迁承包，

吃了块肥肉……外面要接这生意的人很多，
我只给你做，就是看在赤膊兄弟的面子上。”


